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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東
晉
司
馬
衍
登
上
皇
位
的
第
十
六
年
，
即
公
元

三
四○

年
的
九
月
三
十
曰
，
地
球
那
一
邊
的
意
大
利
東
北

部
某
小
鎮
上
誕
生
了
一
名
男
嬰
，
被
人
稱
作
哲
羅
姆
（

Jerom
e

）
。

其
成
人
後
，
居
然
專
心
致
志
從
事
《
聖
經
》
研
究
，

且
以
二
十
三
載
之
力
，
將
希
伯
來
文
版
本
《
聖
經
》
重
新

譯
為
拉
丁
文
，
世
稱
《
通
俗
拉
丁
文
譯
本
》
。
相
傳
，
時

至
今
日
，
該
譯
本
仍
為
羅
馬
天
主
教
會
重
用
。

哲
羅
姆
一
生
博
覽
宗
教
文
獻
，
縱
遊
天
下
名
勝
，
足

跡
遍
布
羅
馬
帝
國
，
堪
稱
﹁讀
萬
卷
書
，
行
萬
里
路
﹂
的

典
範
。
其
在
《
致
帕
瑪
丘
信
》
中
曾
亮
出
自
己
的
三
大
翻

譯
主
張
。
一
曰
翻
譯
不
能
始
終
字
當
句
對
，
必
須
採
取
靈

活
原
則
；
二
曰
﹁文
學
翻
譯
﹂
迥
異
於
﹁聖
經
翻
譯
﹂
，

前
者
應
採
用
易
於
理
解
的
風
格
傳
達
原

作
意
思
，
後
者
則
應
以
直
譯
為
主
，
否

則
便
會
損
害
《
聖
經
》
﹁深
刻
含
義
﹂

；
三
曰
正
確
的
翻
譯
必
須
依
靠
正
確
的

理
解
。
毋
庸
置
疑
，
他
的
這
三
項
翻
譯

主
張
，
對
當
今
翻
譯
理
論
和
翻
譯
實
踐

仍
然
具
有
積
極
的
指
導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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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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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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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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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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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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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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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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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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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化
進
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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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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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日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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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尤
有
甚
者
，
從
一

九
九
二
年
開
始
，

該
組
織
根
據
全
球

翻
譯
行
業
的
發
展
，
每
年
提
出
了
一
個

翻
譯
日
主
題
，
並
在
第
一
季
度
面
向
全

球
發
布
。
截
至
今
年
為
止
，
已
經
提
出

了
二
十
四
個
主
題
，
如
：T

ranslation

│

th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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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譯

│
至
關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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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
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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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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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譯
與
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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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譯
的
正
確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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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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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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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譯
的

成
功
經
驗
）
，T

ranslation
and

Ethics

（
翻
譯
與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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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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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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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譯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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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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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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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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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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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樣
化
的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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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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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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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
，T

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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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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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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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
通
文
化
）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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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nited
W

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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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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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歸
同
一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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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等
。

今
年
翻
譯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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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是Language

R
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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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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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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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一
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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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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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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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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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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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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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翻
譯
新
手
、
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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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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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
辦
譯
人
盛
會
的
各
種
活
動
正
在
世
界
各

地
緊
鑼
密
鼓
地
展
開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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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
只
待
那
一
天
的
登
峰
造
極

。
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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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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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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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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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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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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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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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
的
爽
朗
笑
聲
吧
！

《南史．呂僧珍傳
》記載，南朝梁武帝時
，宋季雅從南康做官退
休回到京城，在一位叫
呂僧珍官員的住宅旁邊
買了一處住宅。呂僧珍
問多少錢？宋季雅回答

： 「一千一百萬。」僧珍說太貴。宋季雅又說
： 「一百萬買宅，一千萬買鄰。」這個故事說
的是一個好鄰居比一處宅子更值錢，因為呂僧
珍為官正直，應該是一位好鄰居。雜文作家汪
金友為之還寫過一篇文章《百萬買宅，千萬買
鄰》。筆者讀到這個故事，卻有不一樣的感受
，在今天人們卻越來越感受不到 「遠親不如近
鄰」的文化氛圍。

這個故事是出自農耕時代，人們比鄰而居
，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自然渴望相互幫

襯相互扶持，有一個好鄰居自然比有一位遠親
要好，有一個好鄰居也能享受親人一樣的親情
。在城鎮不發達的時代，也是如此。正是因為
相互扶持相互照應，也許鄰居不會那麼值錢，
但人們可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雖然人們並不
富有，但卻不必擔心家裡被盜。按照現在的話
說，這也是一種文化，即鄰居文化，而且非常
濃厚。然而，現在城鎮化發展了，人們住進了
水泥樓房，房間與房間的距離更近了，但鄰居
之間的關係卻疏遠了，人們卻更加渴望鄰居之
間的親情。在現在，《千萬買鄰》的故事更有
了現實的意義。

也許有人會說，現在人們生活節奏快了，
誰都得為工作奔波，誰都得為生活忙碌，誰還
有時間操心斜對門住的誰？表面看，真是 「兩
耳不聞窗外事」。為工作忙，為生活忙，早已
身心疲憊了，哪還有時間去管樓上樓下住的是

誰？甚至鄰居是高官，甚至鄰居被盜還以為是
在搬家，也不是稀罕事。然而，這就是我們要
的生活嗎？顯然不是。人之所以區別動物，是
因為人更講究感情。人們需要親情，社會是一
個親情網絡。如果生活只剩下了工作，你還能
快樂嗎？樓上樓下都 「老死不相往來」，那生
活還有意思嗎？鄰居不只是比鄰而居的房客，
更是能夠相互照應相互關心的不是親人勝似親
人的朋友。

當然，現在如果還有人願意 「千萬買鄰」
，那這人可能就有點冒傻氣。但是，好鄰居很
需要，好鄰居很重要，卻是不爭的事實，誰也
不願意生活在一個沒有親情的冷漠社會！這就
需要我們每個人都為營造良好的鄰居文化氛圍
而做出努力。見面問聲好。有事搭把手。有事
喊一聲。沒事多聊聊。閒時多走動。說白了，
鄰居文化就這麼簡單。

自中央電視台 「成語英雄
」欄目開播，盛況空前，深受
觀眾歡迎，大、中、小學學生
，包括中、老年成年人，都懷
着極大興趣被漢語言的豐富精
邃深深吸引。這個欄目對推廣

漢語、傳播漢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成效，遠比孔子
學院的影響要大許多。

成語是漢語言中經長期錘煉、歷久彌新形成的詞
語，其結構的凝固性，意義的整體性，時空的習用性
，內容的民族性，與諺語、歇後語雷同，它的產生都
與歷史和經驗不可分割。央視演播現場專請嘉賓對決
勝者猜出的成語進行講解，每個成語均有一個典故和
歷史人物故事背景，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獲益良
多備受教導引發極大興致。

由此我想到許多與南京有關的成語。 「金陵自古
帝王州」，南京乃 「六朝古都」，不，確切地說應該
是 「十朝」古都。從中古到近現代，繼孫吳，東晉、
宋、齊、梁、陳，還應該有南唐、明朝、太平天國及
中華民國，先後皆定都南京，共四百五十五年，史稱
「十代故都」，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成語，

僅只是其中滄海一粟。
我現將 「六朝」時期有關南京的成語典故概述於

後，供有興趣者備考。
成語： 「干卿何事」 南唐定都建康，中主李璟

喜愛詩詞，他的《攤破浣溪沙》中有： 「細雨夢迴雞
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而馮延巳的《謁金
門》中有：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李璟拿這句
詞和馮延巳開玩笑： 「『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馮延巳連忙回答： 「遠不如陛下的 『小樓吹徹玉
笙寒』！」 「干卿何事」遂成典故。

成語： 「鳳毛麟角」 發生地烏衣巷。南朝時期

的謝超宗，是烏衣巷有名的才子。一次，新安王的母
親逝世後，謝超宗寫了一篇表彰死者的文章，宋孝武
帝讀後大加讚賞，稱讚說： 「超宗殊有鳳毛。」而 「
麟角」之說則是出自《北史》： 「學者如牛毛，成者
如麟角。」後來人將其書成典故。

成語： 「量體裁衣」 典出南朝，有個叫張融的
人頗有才華，齊太祖蕭道成很器重他。有一次蕭道成
把自己穿過的一件衣服賜給張融，並附手詔一道，說
這是我穿過的衣服，已經讓人按照你的體格重新修改
，送給你穿保定很合適。

成語： 「危言聳聽」 東晉顧愷之和桓玄，有一
次在建康殷仲堪家中談笑取樂。他們約定說 「危語」
（用一句話形容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桓玄說： 「
矛頭秫米劍頭炊。」意思是把矛和劍的尖頭當米煮飯
吃；殷仲堪說： 「百歲老翁攀枯枝。」意思是說年過
百歲的老頭攀懸在枯萎的樹枝上；顧愷之說： 「井上
軲轆卧嬰兒。」井上的軲轆容易滾動，嬰兒躺在上面
非常危險。後人就把這種誇大形容叫做危言聳聽。

成語： 「咄咄逼人」 典故一：有一次，東晉顧
愷之和桓玄在建康殷仲堪家中說 「危語」取樂。正說
得高興，旁邊一位參軍也插嘴參與： 「盲人騎瞎馬。
夜半臨深池。」由於在場的殷仲堪正好是瞎了一隻眼
睛的，聽了此話頗覺難堪，但又不便當眾發怒，只好
說了一句語意雙關的話解嘲： 「呦，真是咄咄逼人呀
。」典故二：出自晉．衛鑠《與釋某書》： 「衛有一
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衛鑠是東
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啟蒙老師。書中說的王逸少，就
是烏衣巷的王羲之。

成語： 「流芳百世，遺臭萬年」 源出東晉明帝
時。駙馬桓溫專權作亂，萌發野心。他對曾陰謀篡權
的王敦暗表讚賞，一次他躺在床上時對親信說： 「作
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流露出想篡權的野心。親

信們聽後嚇得不敢吱聲。桓溫扶枕而起，說道： 「一
個人不能流芳百世，那遺臭萬年也不錯。」

成語： 「一往情深」 典故：東晉時有個叫桓子
野的人，喜歡吹奏笛子，每當聽到別人吹奏好聽的樂
曲他就激動不已。當時住在烏衣巷的宰相謝安聽說桓
子野喜歡音樂到了如此地步，讚賞說： 「桓子野對音
樂的這份感情應該是發自內心深處的，只要一聽到好
聽的音樂就激動得不能控制自己。」

成語： 「大筆如椽」 典故：東晉大臣王珣，家
住城南烏衣巷，有一天他做了一個夢，夢見有個人送
了一支房樑那麼巨大的筆給他。王珣醒來後，對人說
他預感到會有大手筆的事情發生。果然，一會有人來
報，說孝武帝駕崩了。王珣則被任命擔當哀冊等重要
文書的起草事宜。

成語： 「屋下架屋」 東晉時，一個叫庾闡的官
員，寫了一篇《揚都賦》，呈給庾亮，庾亮對這篇賦
文大為讚賞，對眾人稱此賦可與張衡的《兩京賦》、
左思的《三都賦》相媲美。太傅謝安聽說此事後，搖
頭說： 「不能相提並論！這是在屋子下面再架個屋子
罷了！什麼事要是都只是一味模仿，那就難免淺薄了
！」

成語： 「人琴俱亡」 典出東晉烏衣巷。王獻之
和王徽之都是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在王羲之年老之
後，徽之隨父從烏衣巷移居浙江會嵇。獻之留在了建
康。公元三八六年，王獻之去世，徽之趕回建康弔喪
。他坐在獻之床前大哭一場，取下獻之生前喜愛的琴
想彈一曲給獻之聽，無奈怎麼也不成曲，王徽之將琴
擲在地上感慨道： 「嗚呼子敬，人琴俱亡。」

成語： 「自毀長城」 典故：南北朝時期，宋國
大將檀道濟，因為名聲太高，左右部將又都驍勇善戰
，皇帝很不放心，在一些大臣的挑唆下，把他騙到京
城建康想除掉他。檀道濟被關進大牢，兩眼瞪得像火
把一樣，又氣又恨一口喝下一斛酒，大吼道： 「你們
這樣做是自毀萬里長城啊！」

成語： 「寄人籬下」 典故：南朝時張融一貫主
張寫作要有自己的獨創性，形成自己的風格。他在一
篇文章的序言中寫道，大丈夫做文章應當像孔子刪編
《詩》、《書》、制定《禮》、《樂》那樣，而不能
一味寄人籬下，模仿別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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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三藩市灣區，
熱是熱了一些，但陽光不
算殘酷。安靜的人間，草
地，繁花和綠樹，在藍天
下徐徐釋放魅力。我走進
都柏林一個小型購物中心

的咖啡店。一個人坐在裡頭，翻着三份今天的報
紙。咖啡喝了一半以後，響起人聲。是女性服務
員和男性顧客的交談，該是熟人了，交換着比 「
今天的陽光真不錯」深入的客套，譬如， 「你的
髮型很好看」， 「騎自行車多少英里了」。我沒
抬頭，因為思緒膠着在一個問題上：退休以後獲
得哪些實惠？

是進來時開始想的。十五分鐘之前，裡頭不
但沒有顧客，也沒有店員。抬頭看牆壁上的鐘，
十點五十分。而供應早餐一般在九時前。午餐以
十二點為高峰期。這辰光，一如車輛和道路的 「
錯峰期」。忙逼，壅塞，是另外的時段。我高聲
問： 「有人嗎？」喊了兩次之後，一個中年女子
匆忙從工作間走出，一邊把手機合上。她以帶菲
律賓口音的英語解釋： 「趁閒下來，打一個電話
──」我微笑，表示不介意。要了一杯咖啡。付
一元五毛。自助式，以電爐維持熱度的咖啡壺放
在櫃枱上。我往小號紙杯倒咖啡，加上奶精。吸
吸鼻子，並沒香味，想問： 「擱這裡多久了？」
但忍住，早餐時段留下的，怎麼可能新鮮？然而
，豈可苛求人家為微不足道的人這微不足道的一
杯，而倒掉大半壺，另泡新的？

坐下來，以最慢的節奏喝，味道竟還可以。
悟出退休者的好處之一，是享受 「錯峰」時段。
人人 「唯速度是問」，偏偏因人太多而延誤，因

之產生焦慮，是高峰時段的共同特徵。高峰結束，輪到對 「
時間」沒有嚴重敵意的閒人風光一陣。下館子，進超市搶減
價貨，訂旅遊機票，進銀行取款，看醫生，作體檢，但凡有
快慢、忙閒之分的，也莫不如此。閒人揀到的眾多便宜，歸
結到一處，無非 「省時」二字。壓力大的上班族，為了時間
不夠用而趕。 「有的是」時間的人對時間斤斤計較，一如富
翁斂財，茹素者買肉。於是笑自己的無聊。

儘管我謹守 「自掃門前雪」主義，但憑聽覺知道，和女
店員套完近乎的 「自行車男」，坐在離我一公尺的桌子旁邊
，喝咖啡，吃點心。然後，一樁從來沒有在我身上發生過的
事發生了：男人站起來，向我打招呼，我抬頭，回敬一聲。
「先生，能不能幫忙？買得多了，吃不完，送你一隻甜甜圈

。」我再一次抬頭，張開嘴，認真負責地笑着，不假思索地
回答： 「當然，太感謝了！我正想買呢！」他揚了揚手，說
聲再見。我目送他出門。五十多歲的白人，戴七綵頭盔，穿
花團錦簇的緊身運動衣，七分彈力褲下露出多毛而結實的小
腿。看雍容的氣度，我有理由推測，他是某個企業的執行長
，至不濟也是部門經理。

讓我感到有趣的，是他把盛甜甜圈的牛皮紙袋擱在我的
桌子上的神情，小心，負疚，怕我拒絕，更怕我把他當作施
捨廉價食物的慈善家。不能排除這個可能，若如是，我就自
動成為乞丐。其實，他何曾有志於救濟，不過是不想暴殄天
物，那是要去教堂懺悔的。

吃還是不吃？放在別的地方，陌生人送的食物，常用的
辦法是偷偷扔掉，天知道是什麼玩意？如果受者過度敏感，
還發生諸多聯想：為什麼給我，是我的長相或裝束像流浪漢
？是一臉菜色引起他的憐憫？然而，我毫不猶豫地吃下去。
出於和他一樣簡單的邏輯──不浪費。沒吃油炸甜甜圈至少
十年了，口感不錯，也不甜。

吃罷，把退休以後的第二種實惠想好了─信任陌生
人。

遠足成都的
真正目的地是海
螺溝。去那裡看
紅石灘和冰川。

從成都出發
走川藏公路經雅

安到瀘定最後落腳磨西古鎮，便是海螺
溝所在地。我們在預定的海螺溝明珠大
酒店下榻就住。

這是一個古老的鎮，有兩天並行的
街橫卧塬台。一條是千年的老街，一條
是年輕的新街。兩街之間多有小巷互通
勾連。

住下來的第二天就有人介紹說這裡
可以拍到 「日照金山」的奇景。如果你
運氣好的話。那人還給我指點江山般地
告訴我應在哪個角度朝着哪個方向。我
自然不願放棄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
於是每天早上嚴格按照那人的指示在六
點半前後蹲守在別墅的某個角落。也許
是經度的關係，這裡的早晨天亮的比較
晚，不像江南五點多就天光大亮了。也
必須要到六點出點頭才看得見微曦。三
天的守候終於有了真誠的回報，我拍到
了 「日照金山」的全貌。也就是我回來
後按捺不住迫不急待先發的那張照片：

以後連續兩天都是由於雲層太厚遮
住了金山美麗的容顏，沒能再見那樣的
燦爛輝煌。

早餐後我們簡裝出發登上前往貢嘎
冰川遊覽大本營的專營大巴。一個半小
時的路程雖然還是在雲裡霧裡的沉浮，

可好像已經不感到可怕了。因為山澗下的水已經不再那
麼洶湧澎湃，而是涓涓細流，倒是兩岸的山坡上多出無
數條銀白色的垂線，其實那就是雪山上融化的雪水。直
到這時我想起自己寫詩時常用的一個書面詞彙 「濫觴」
二字，這裡的無數條山間小溪所勾勒出的景象就是這二
字最好的最生動的詮釋。而遠離這裡五十公里外的江河
正是一條條看上去不起眼的線一般溪流匯流而成的。她
們先是匯流進大渡河，接着合流成岷江，出川後就融入
長江滔滔洪流之中。

大巴停了卻不是重點──我們還必須乘纜車登上貢
嘎雪山的一個偏峰──只有在那裡才能一睹貢嘎雪山的
真容。買票蹬車向垂直高度有着三四百米高差的貢嘎雪
山觀景台做最後的衝刺。

上來啦！貢嘎雪山，我們來啦！所有下車的人都升
起雙臂面朝雪山高呼着。

雪山這個在我們江南人心中近乎神秘而又嚮往的名
詞，今天終於讓我們有了零距離的親切見面。真的有一
種激動和興奮。面對貢嘎雪山這個世界上最低最可親近
的冰川，我們只有不停的拍照，一二三四，換個姿勢再
拍一次。累得相機都罷工了─沒電了。

面對雪山我忽然有了個幻覺，我在來的路上看見過
集群猴子。我想如果我們沒有沿着達爾文進化論的線路
進化到今天的模樣，我們也許不會有今天對雪山的頂禮
膜拜，不會有那種圖騰式的帶有那種神秘色彩的情感因
素，就沒有那種文化符號所引起的各種美好聯想。那雪
山對我們就如同對猴子一般冷漠和無用──雪山上沒有
果實可供食用。也正是因為我們的祖先在千千萬萬個或
然和必然中選擇了智慧，選擇了集群生活勞動，從狩獵
開始到學會用火，進而成為一個與之有天壤之別的人，
才使我們擁有了猴子無法擁有的閃着思想光芒的眼光。

雪山是神聖的，是光明的，是聖潔的，有照為證。
中午十一點十分景區為遊人們準備的文化大餐開席了。

演出的雖然都是當地原住民的自編自導的歌舞，說
實話質量很不低的。貢嘎是甘孜州地塊。有着藏、漢、
彝三族人群共聚。尤到這裡更是藏彝的故鄉之所在。所
以表演隊節目大多反映這兩個民族的生活和激情。

不論是姑娘們的群舞，還是小伙子的獨唱都不亞於
專業的文藝團體的表演。

遊客們毫不吝嗇的給予掌聲和尖叫聲，為他們叫好
稱讚。

內人在我們的慫慂下也登台獻歌一曲《康定情歌》
，那歌聲飄過雪山飄過岷江……

山頂上有飯莊，可我們沒去，怕吃不慣。於是啃了
點隨身帶的乾糧喝了點茶水就跟車回程了。

累了自然要歇歇。於是都沒顧得上跟雪山說聲拜拜
就一腳踏進夢鄉了。

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對不起雪山的潔白和神聖哎
─我有腦子拐彎了：怎麼沒看見雪山雄鷹的呢？真的
一隻也沒看見！

明天要去紅石灘，在那裡也許能看見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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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地
鄭
州
市
一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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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裡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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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場
穿
越
時
空
的

漢
式
婚
禮
。
新
郎
新
娘
沃
盥
淨
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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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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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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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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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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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步
驟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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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式
婚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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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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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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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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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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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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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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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很
多
人
崇
尚
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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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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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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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看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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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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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圖
恢
復
過
去
的
某
種
榮
光
。
這
種
出
發
點
是
好
的
，
其
目

的
也
值
得
稱
讚
。
但
國
學
究
竟
是
什
麼
，
應
該
用
什
麼
方
式
、
通
過
什

麼
途
徑
來
繼
承
與
弘
揚
，
似
乎
很
少
有
人
說
得
清
楚
。
於
是
，
漢
服
、

讀
經
、
私
塾
等
等
都
被
人
為
的
推
動
開
來
。
而
鄭
州

的
這
場
漢
式
婚
禮
，
應
該
是
這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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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已
久
的
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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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一
個
典
型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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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種
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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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
並
非
個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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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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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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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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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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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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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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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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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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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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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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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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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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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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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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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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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失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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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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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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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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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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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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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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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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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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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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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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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色
彩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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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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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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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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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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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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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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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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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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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目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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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了
。
漢
服
的
設
計
、
用
料
，
比
現
代
服
飾
可
能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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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着
更
為
不
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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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說
弘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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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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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是
弘
揚
﹁不
便
﹂
。

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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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的
程
序
、
食
物
，
比
現
代
婚
禮
是
否
節
儉
尚
未
可
知
，
但
看

那
電
視
劇
一
樣
的
裝
扮
，
似
乎
也
不
簡
單
。
而
穿
着
漢
服
上
私
塾
，
已

經
被
證
明
是
另
外
一
種
形
式
的
應
試
教
育
，
現
實
意
義
不
大
。
這
些
舉

動
，
雖
然
算
是
對
某
些
現
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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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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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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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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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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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你
說
他
們
這
些
穿
漢
服
的
人
究
竟
想
通
過
漢
服
實
現
一
種
什
麼
樣
的
願

望
，
估
計
他
們
只
能
用
一
些
空
洞
的
言
語
來
概
括
，
或
者
表
述
一
種
自

己
也
難
以
說
清
楚
的
烏
托
邦
式
的
幻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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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
這
場
漢
式
婚
禮
，
至
多
就
是
一
場
烏
托
邦
式
的
婚
禮
而
已

，
我
並
不
想
說
這
是
炫
耀
或
者
炒
作
。

陌
生
人
的
甜
甜
圈

劉
荒
田

日照金山 （攝影） 左遠慶

有關南京典故的成語
黃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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